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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光
□张 长

1800年秋天，路德维希·冯·贝多芬决定到
瑞士的琉森湖畔疗养一段时间。作出这个决定
是在一次歌剧——莫扎特的 《费加罗的婚礼》
排练时，他发现自己如果不坐在第一排就完全
听不见那剧中女高音的歌唱了。听力怎么下降
到如此可怕的程度呢？他找了雷昂大夫，大夫
回答说：

“贝多芬先生，虽然你听的全是乐音，但
不管是高音低音，音量都很大，且几乎是天天
都得听，你的听力岂能不受到影响？”

“你是说我必须离开我的音乐？”
“我是说，你必须恢复听力。”雷昂大夫明

确无误地回答：“到一个最最安静的场所去。
它必须是一个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到的安静地
方。”大夫说，“让你的耳朵休息一段时间，听
觉也就会在寂静中逐渐恢复。”

这样，贝多芬来到了琉森湖。这里只有树
叶的沙沙声和琉森湖边水波的喋喋声，花园里
蟋蟀的叫声是最大的了。琉森湖果真静得似乎
可以听到夜空里流星划过的声音。

可每天要是听不到那熟悉的钢琴声、歌唱
声、交响乐队里各种乐器的声音，他能活下去
吗？

贝多芬决定过两天先回到维也纳去，一部
新的交响乐的构想已经在脑海里萌动。

就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一个黄昏，他独自到
琉森湖畔散步。

太阳刚刚落山，西边的山顶上留有一片金
色的余晖，而东边的山顶上则银光闪闪——月
亮要出来了。

“多美啊！”贝多芬听见一声娇滴滴的惊
叫。通常，这种声音在他耳朵里小到几乎听不
到，现在却很清楚，因为那声音像是银铃般清
脆。“莫非雷昂大夫的话得到证实，听力有所
恢复？”贝多芬想。他习惯地掏出夹鼻镜循声
看去。

眼前这个女孩子约莫十六七岁，发育得很
好的胸脯和细细的腰肢已经显示出少女曼妙的
身材。只见她孩子气地挥舞着手，仿佛要从天
边摘下一片金色的落霞。

贝多芬迎向前去，向走在后面的女孩的父
亲鞠躬致意：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小女孩尖叫了一

声，一双蔚蓝色的眼睛紧盯着他，那眼神就像
静静的琉森湖水，清澈得一尘不染。“这两天
我正在弹您的 《热情奏鸣曲》 呢！”那女孩微
笑着，显得更加妩媚了。

女孩的父亲这时才把手举到帽檐：
“我是朱西阿尔提伯爵，刚从意大利到瑞

士，贝多芬先生，这是多么荣幸的一个黄
昏！”伯爵指着小女孩，“我的女儿朱丽叶。她
会因为今晚在琉森湖畔认识欧洲最伟大的作曲
家而感到骄傲并且铭记终生！”

“肯定是这样！”朱丽叶毫不犹豫地说，目
光从未离开贝多芬，“我正在弹您的 《热情奏
鸣曲》。”朱丽叶又说了一遍。

“对不起。”伯爵突然离开了贝多芬，迎向
一个红光满面留着大胡子的贵族谦卑地打招
呼，之后才转回来低声对贝多芬说：

“这是亲王呢，您应该过去打个招呼。”
“亲王过去有，将来还会有，而贝多芬只

有一个。”
“说得好啊！”朱丽叶轻轻地鼓起掌来，

“贝多芬先生，您看这金色的晚霞，还有即将
升起的银色月亮，如果就在现在，划着一条小
船到湖里荡漾，该有多惬意啊！您能和我一块
儿去吗？”朱丽叶停下来，那双蔚蓝色的眼睛
带着一种挑衅的意味。

贝多芬迟疑了一下，朱丽叶接着说：
“没准你会为琉森湖的月光写出一首美丽

的曲子呢。”
伯爵看了身边的夫人一眼，无可奈何地轻

轻摇了摇头，伯爵夫人耸耸肩：
“看这孩子！”
贝多芬觉得很意外，内心又有一种说不出

的高兴：和一个如此美丽的少女，在一个落日
与月色交辉的夜晚，在琉森湖上，这简直是个
梦境！

“如果伯爵大人您不反对的话。”贝多芬话
虽如此说，却早已把手臂伸给朱丽叶了。

朱丽叶吻了吻父母说：“等我回来给你们
讲故事。”便挽上贝多芬的手走了。

在湖边，他们花了5个弗洛令叫了一条小
船，让船夫把船划到湖中去。这时月亮已经升
起来了，湖面上靠东的波光是银色的，而西边
反射出的是金色的落日余晖，金银两色的细碎
涟漪在木桨的搅动下重叠又复散开，散开又复
重叠；岸边，最早的几盏灯也亮了，把它们的
光投向静静的琉森湖面上，还有星星，一粒
粒，钻石般地在水面闪烁。

“我们是在天上划行呢，贝多芬先生。”
朱丽叶轻声说。她吩咐船家，“你别再划

了，别惊吓了这些小星星。”
小船便静静地停在水面上。朱丽叶像个孩

子似的把头靠在贝多芬的胸脯上：
“你的心跳得多快呀，贝多芬先生！”
“因为你的热情。”略一沉吟，贝多芬又

说，“我的意思是，你以现在的热情去弹那首
《热情奏鸣曲》会很不一般。”

朱丽叶不说话，似乎在咀嚼着贝多芬的回
答。突然她高兴地叫道：

“看！快看！月亮出来了。”
果然，就在他们说话间，远山的顶上升起

了一轮满月。远处，茫茫的月光就像倾盆大
雨，近处的湖面则像镜面似的闪闪发光了。朱
丽叶一把抓住贝多芬的手激动地说：

“你应该为今天琉森湖上的月光写一首曲
子，答应我！”

“我答应！”贝多芬紧握住她的手打了个寒
战。他很熟悉自己的这种反应。通常是在乐思
来临之际或是肢体接触到他所心仪的女性。现
在也许是后者。因为朱丽叶的手柔若无骨，且
像绸缎似的光滑细腻。贝多芬轻微地喘息着：

“朱丽叶，不管将来你在什么地方，我一定要
写一首奏鸣曲献给琉森湖上的月光，献给一个
可爱的姑娘。”

朱丽叶把头倚在贝多芬胸前：
“我听见你的心跳得很激烈，为什么？”
“为琉森湖上的月光，为那个可爱的小女

孩。”
“我不是小女孩，我已经长大了。”
朱丽叶仰头抗议了一声，又复深深地埋头

在贝多芬怀里。
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待着。从始至终，贝多

芬很想低下头去吻她，又不敢。是为他们之间
的年龄差距？是为女孩的父亲——刚认识的朱
西阿尔提伯爵的信任？或者只是因为船工就在
面前？贝多芬过后为此十分后悔，因为随后的
周末，当贝多芬终于打听到他们下榻的旅馆而
去拜访时，侍者恭恭敬敬地用银盘子递过一封
信，贝多芬打开粉红色的信封，看到如下几行
娟秀的花体字：

先生：我走了。我不知道父母为什么要突
然地带我回佛罗伦萨。我知道您会来找我，别
惦记我，你应该记住的是琉森湖上的月光。

愿上帝赐福给您！
月光下的女孩朱丽叶·朱西阿尔提

那天晚上，月光依旧如水银般泻到琉森湖
上，灯光、星光，一切如前，只是再没有朱丽
叶了。贝多芬神思恍惚，怅然若失。

回到旅馆，侍者送上咖啡和小点心，讨好
地说了句：

“看来您很开心，贝多芬先生，听说很多
贵妇人都想要您一绺头发……”

“闭嘴！”贝多芬一甩那狮鬣似的头发怒吼

道，“你给我滚出去！”
手足无措的侍者刚出去，他又改口叫道：

“回来！”
面对莫名其妙的侍者，他匆匆写了个信

封，掏出10个弗洛令，“你就去给我剪一绺山
羊胡子放信封里寄出去，剩下的钱归你，明白
吗？你这个蠢货。”

贝多芬用一阵狂笑送走发愣的侍者，他明
白，他要是再不回维也纳去和他那台迈克尔·
罗西伯格钢琴做伴，他不仅治不好耳疾，还可
能会发疯。

多年之后春天的一个夜晚，在贝多芬的寓
所里，他正在兑现自己的承诺：他要写一首奏
鸣曲，献给在琉森湖畔匆匆见面又匆匆离去的
那个叫朱丽叶·朱西阿尔提的少女。贝多芬一
闭上眼睛，脑海里便出现琉森湖的月光、星
光、水波，还有倚在他胸前的脸蛋、金色的头
发、柔若无骨的小手……他先在钢琴上敲击一
个和弦，不对！不该是这种情绪。又弹一组，
还是不满意。塞在脑子里的不是琉森湖上的月
光，而是挥之不去的灰色情绪。琴声里不是那
钻石似的星光，绸缎似的水波。流淌到指尖的
全是些因耳疾折磨出的乌七八糟的情绪。当他
又一次弹出一组莫名其妙的和弦时，他为自己
的无能愤怒了。他握起双拳，猛烈地砸向钢琴，
呻吟着：

“上帝啊！她在什么地方？难道我不爱她吗？
我……怎么兑现自己的诺言呢？”

当贝多芬用手指死揪住满头狮鬣似的头发
时，他那指关节又火辣辣地痛起来。他的老毛病
又犯了：每当弹琴时间太长，指关节便要火灼般
胀痛。他只好站起来用老办法——把手浸泡在
一盆冰水里。良久，烧灼的疼痛缓解一些，他知
道今天是再也干不成什么了，决定给好友威格
勃写封信，然后在夜色中散散步，看能否在月光
下找回琉森湖上的感觉。于是他拿起鹅毛笔在
信笺上飞快地写道：

……我这两年过的是怎么孤独和悲哀的生
活，你是无法想象的。我的耳疾像个幽灵，到处
阻挡我。我躲避着一切人，好像是一个厌世
者……

写完信，他的情绪似乎已得到宣泄，终于平
静下来。拉开门，他发现维也纳森林的上空已经
闪耀着最初的几粒星星，并且，琉森湖上的那轮
明月又出现了。不一样的是，那是多年前的琉森
湖面，而这是维也纳森林上空。贝多芬在月光下
走着，慢慢就要出城了。突然，耳畔若有若无地
传来一阵琴声：《献给艾丽丝》。这首美丽又并不
复杂的曲子是他专为学琴不久的人写的。可眼
前这个孩子（他肯定是个孩子），她（他）把它弹
成什么样子？每到第二段要表现艾丽丝活泼快
乐的性格时，演奏者右手华丽的经过句与左手
奏出的响亮和弦却怎么也融合不到一起，于是
就不断地从头开始再从头开始。贝多芬笑了，循
声来到一座小屋前，轻轻地推开门进去，发现弹
琴的果真是个小女孩，奇怪的是面前没有琴谱
也没有蜡烛，上帝！是个全盲的小女孩。屋里惟
一的一支蜡烛照着的是一个年轻的鞋匠，他正
一针一针地给一双玫瑰色的女式皮鞋上鞋底。

“你叫什么？”贝多芬走近鞋匠问。
“卢卡斯。”鞋匠回答：“请问先生……”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教教这小女

孩——是你妹妹吗？”
鞋匠点点头。贝多芬走过去，坐到女孩身

旁。
“能让我试试吗？”
“您是谁？”盲女孩惊奇地问。
“这不重要。”贝多芬又一次回答，“重要的

是那个叫‘艾丽丝’的女孩，她天真而又纯洁。
和你一样。”贝多芬边弹边说，“她现在正在花
园里玩耍，奔跑并快乐地欢笑。”

“我不快乐，也不会奔跑。”盲女说，“我
只感觉到我家咪咪在奔跑，追逐着我掉到地上
的绒线球。”

“也可以。”贝多芬边弹边说，“一只猫咪
在追逐你掉在地上的绒线球。可是你叫什么
呢？”

“达妮艾拉。”
“好的，达妮艾拉。”贝多芬反复弹出轻快的

乐句，“就这几句，你老弹不好。你要想……”
“不是我家的咪咪。”鞋匠突然叫起来，“这

分明是朱丽叶伯爵夫人那清脆的笑声。她就这
样笑着，一手提着裙子，碎步从楼上下到客厅。
我仿佛又听见她银铃似的笑声了。她说：‘卢卡
斯，这就是你做好的鞋子吗？天哪，这多漂亮！这
双跳舞的鞋子。’她还说……”

贝多芬突然停了，转过身子迫不及待地问：
“什么？你再说一遍，那伯爵夫人叫什么来

着？”
“朱丽叶·朱西阿尔提伯爵夫人。先生。”
是她！找到了！嫁人了！贝多芬停止了弹奏，

他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难过。有一点他很清楚：
他们现在同在维也纳。也就是说，他在琉森湖
上对一个女孩的承诺必须要兑现了。

一阵微风把虚掩的门吹开，一股银色的月
光如清溪般奔涌而入。

“卢卡斯，那是什么？凉凉的，爽爽的。”
“月光。达妮艾拉，那叫‘月光’。”
“月光？月光是什么样子的呢？”盲女孩

问。
“你知道‘水’吗？”贝多芬觉得随着这句

问话，眼前的月光全是澄明的水：琉森湖上那
荡着月光、灯光、星星的水。现在这些水正汩
汩地涌入了这间小屋。他尝试着在琴上弹出了
一组和弦。

“我感觉到了，先生！”达妮艾拉惊喜地叫
起来，“就像我每天早晨洗脸时触动水的那种
感觉，可它并没有弄湿我呀！”

“是的，是的。它滋润的是你的心田。”贝
多芬说，“它现在正从门外流进来，它是银色
的 ， 还 有 更 亮 更 亮 的 星 星 也 加 入 了 。 哦 ，

‘亮’就是大雁在晴空里的叫声，或者是夜莺
在晚上的啭鸣，你一定听过了。只是星星、月
亮它没有声音，但它‘亮’。”

盲女兴奋地叫起来：“我感觉到‘亮’
了！”

“那么，现在，一盆很大很大的水，叫琉
森湖，上面漂着床一样的小东西，叫船。”

“啊！我看见了。”达妮艾拉惊叫起来，
“上面还有个小女孩，和公主一般美丽。”

“是的是的。”贝多芬边弹边说，“她正把
头靠在一个男人的胸脯上。”

“她爱他吗？”达妮艾拉问。
“不知道。”

贝多芬已经完全进入情绪了。一种如水的
月光弥散开来的感觉。它正像血液流淌在血管
里那样，无声地流向他的每一个指尖，然后又
化成一个个美妙的音阶，相互融合而成一组组
和弦响彻在小屋里。

“这正是那天伯爵夫人的情绪。”鞋匠卢卡
斯又高声嚷道，“她说：‘卢卡斯，你给我做了
一双多么美丽的舞鞋！’她说：‘我在迈克尔·
罗塞伯格那里订做了一台钢琴，这台老的就送
给你妹妹吧。’她说……”

“卢卡斯，是这样。可你扯远了。”盲女孩
说，“就是现在——维也纳安详的夜晚。月光
静静地水一般流淌着，在那个大‘盆’里，漂
着叫‘船’的东西，我看见那小女孩把头靠在
那个男人的胸前，她听到他的心跳，一下、一
下，最后和月光融合在一起，就像糖块溶化在
水里。哦，先生，我似乎能尝出月光的味道
了。”

盲女高声叫起来：“甜甜的，还有点儿
凉。”

“你的感觉对了。是的，又甜又凉，静静
地都在那个男人的心里。”贝多芬高声说。萦
绕在他脑子里的这首奏鸣曲，今晚在这里终于
完成了第一乐意！他思如潮涌，第二乐章的优
雅、轻盈，第三乐章第一主题的奔放热情和第
二主题的强烈激动和坚强意志统统像岩浆般在
心里沸腾着，翻滚着，它冲决、奔涌，亟待找
到一个宣泄的出口——他得马上在谱纸上把每
个音符逮住，刻不容缓！

他匆匆站起来，拿出一个金币和一张门
票：

“听着，卢卡斯，你必须在明天上午把这
张音乐会的门票亲手交给朱丽叶伯爵夫人，告
诉她，这就是贝多芬给她的礼物。”

“啊，先生，您就是贝多芬？”盲女达妮艾
拉惊叫起来。

“是的。我就是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不等兄妹俩的回话，贝多芬已冲出小门，

消失在蒙蒙的月色里了。
回到寓所的贝多芬匆忙地坐到了那台他心

爱的迈克尔·罗西伯格钢琴旁，如潮的乐思一
下就找到了出口，一个个美妙的音符迫不及待
地从指尖流出，又复固定在谱纸上，在晨光熹
微时他终于写完了最后一个音符，在标明“﹟
C小调奏鸣曲”之后，又认真地写上：

奉献于朱丽叶·朱西阿尔提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维也纳卡恩特纳剧院座无虚席。剧场静得
每一个人都听得到自己的呼吸声。大家都在等
候着今晚要亲自演奏自己的新作《﹟C小调奏
鸣曲》 即第十四钢琴奏鸣曲的贝多芬的出场。
不料那穿着晚礼服戴着假发的报幕员又再次出
来说：

“女士们！先生们！应坐在前排的一位夫
人的请求，请允许我再次报幕：今晚将由路德
维希·冯·贝多芬先生亲自演奏他的新作《第十
四钢琴奏鸣曲》。这部作品是奉献给朱丽叶·朱
西阿尔提伯爵夫人的。”

随着一阵潮水般的掌声，坐在前排一位穿
着黑天鹅绒晚礼服的年轻妇人却掩面无声地啜
泣起来。在接下来的琴声里她泪如泉涌，泪水
沿着指缝小溪般注入到月光下的琉森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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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湘潭的雨湖边，有一条长而曲的巷子，叫祥和
巷。住着四五十户人家，一家一个或大或小的院子，黑漆
铜环的院门一关，便自成格局。

祥和巷各色人物都有，医生、公务员、工人、私企老
板……若以业余身份而论，称之为“鸽友”的则只有两
个：巷口第一家的仰云天，巷尾最后一家的房林。

何谓“鸽友”？就是善养鸽、会玩鸽的人，而且是古城
鸽友协会的正式会员，在圈内有一定的知名度。

仰云天70岁了，发尚青，背未弯，眼不花，走起路来
铿锵有声。退休前，他是伤科医院的大夫，专治跌打损
伤。正业之外，养鸽、玩鸽，从小到老一直兴致勃勃。他
不但治人，还会治鸽，鸽腿伤了、断了，他可以捏可以
接，敷药包扎，过些日子就照样飞翔蓝天。

在雨湖边蹓腿，在家中的庭院散步，他总会下意识地
仰望云天。一群鸽子高高地飞过去，虽小如燕，他立即可
点出数目，还能看出品类、公母，这功夫了不得。“仰云
天”的名字，名至实归！

他喜欢养灰色的鸽子。深灰 （又叫“瓦灰”）、灰、浅
灰 （又叫“亮灰”），这是基本的三类。此外，浑然一色的
叫“素灰”，有深色斑点的叫“斑头灰”，翅有白翎的叫

“灰玉翅”，头项部生白毛的叫“灰花”……他一共养了40
来羽 （一只为一羽），院中的空地，木楼顶上的晒楼，都是
他和鸽子亲密接触的地方。

老伴儿说他前世就是鸽子投的胎，没见过这么痴爱鸽
子的。幸而孩子都在外地工作，没沾上这毛病。

仰云天驯养的鸽子，就像纪律严明的士兵。他打一声
“呵嗬”，群鸽在院中起飞，直入云天盘旋，这叫“飞盘
子”，而且可以三起三落。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何况是“飞
活盘子”，一会儿左旋，一会儿右旋，圆转自如。只能朝一

个方向旋转的，叫“飞死盘子”。他从不让自己的鸽群去
“撞盘子”，即去冲撞人家鸽群的阵营。偶尔，他的鸽群裹
胁了人家的鸽子归来，不论优劣，一律轰走，这叫君子不
夺人之爱。

仰云天在鸽友中声誉颇佳，众望所归，于是连任鸽友
协会的会长。

住在巷尾最后一个院子的房林，40 来岁，矮矮胖胖，
白白净净。他是本地房地产开发的后起之秀，因为读过大
学，自矜为“儒商”。这个院子很大，是他两年前买下的，
把老房屋连根拔掉，建了一栋漂亮的三层小洋楼。他喜欢
养鸽子，便在院子一角，建了一座小巧而精致的鸽舍，有
五六十羽，而且很多是名品，如“青毛”、“鹤秀”、“七
星”、“凫背”、“紫点子”、“紫玉翅”、“玉环”、“白鹦嘴点

子”，等等。
房林爱鸽，但很少动手去喂鸽、驯鸽，雇有专人料理

这些俗事。他玩鸽，只是手挎着鸽笼 （鸽笼又称之为
“挎”），到鸽友聚会的地方去展示新购的名品，当然花了
大价钱；说一些书本上学来的行话，“憋鸽子”、“喷雏
儿”、“续盘子”……或者，在自家院子里“飞盘子”，呼啦
啦群鸽起飞，在空中“飞死盘子”，然后再落下来。这已让
他很满足了，名鸽多，谁也不敢小视他。

他与巷中人很少打交道，劈面碰见了，也不打招呼，
把头昂起，用眼角的余光扫视对方。只有碰到了仰云天，
他才略略点头，也只是头动而颈根硬着而已，不咸不淡地
寒暄几句。

巷中人背地里称房林为“硬颈根”。
少年得志，事业如日中天，有文化，有钱，腰板硬，

颈根硬，能向旁人屈尊吗？当然不能。
但房林向仰云天屈尊过一次。
仰云天的祖父、父亲都喜欢养鸽子，而且古城当时鸽

哨制作名家的好玩意儿收藏不少，据说有上百个，后来都
顺理成章传到了仰云天的手上。这些名家早过世了，他们
后人制作的鸽哨，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鸽哨分为四大类：葫芦类、联筒类、星排类、星眼
类。每一类又有很多的品种，比如联筒类，就有三联、四
联、五联、二筒、三筒、鼎足三筒、四筒、四足四筒。鸽
哨佩系在什么地方呢？鸽子的尾翎一般是 12 根，在正中 4
根距臀尖约1.5厘米，方可佩系鸽哨。精美的鸽哨，工艺繁
复，结构奇巧，音色、音量俱佳，价钱不菲。因是出自名
家之手，哨上往往刻有其字号，又因年代久远，与工艺品
或文物无异，珍贵极了。

在一个夜晚，巷中人声静了，房林先用电话礼貌地预
约，然后一颠一颠地去了仰家。

喝过茶、抽过烟、扯过闲话后，房林忍不住说出了来
意：想购买仰云天全部的鸽哨，价钱无论多少，照付不误！

仰云天哈哈大笑，尔后收住笑，说：“房先生，这都是
老辈子留下的东西。我不等钱用，鸽哨一个也不可出让，
对不起！”然后又说：“你知道怎么佩系鸽哨吗？知道什么
鸽佩系什么鸽哨吗？知道一群鸽子的鸽哨怎么配音吗？你
不懂啊，我懂。”

房林一块脸都白了，蓦地站起来，咚咚咚地走了。
仰云天高喊一声：“房先生走好，恕不远送！”
转眼入秋了，天高云淡，金风细细。
鸽友协会决定，互相选定对手，在雨湖七仙桥附近的

一块草坪上，一对一对地按顺序“飞盘子”和“撞盘子”，
谁的鸽子飞得高、旋得巧，能把对方的鸽阵撞乱，还把其

中的鸽子裹胁回家的，属于胜者。按规定，裹胁而去的鸽
子必须一一归还对方。

房林指定要和仰云天一比高下。
这是个星期六的午后。
仰云天平和地说：“房先生，我接受挑战。我输了，会

长的位子我决不再坐！”
“真的吗？”房林咄咄逼人。
“军中无戏言。”
“那就好，诸位可以作证。”
他们分别站在草坪的两端，身边摆放着几只大鸽笼。
当开赛的小红旗急促地挥动之后，两个人迅速地打开

笼门，各有30羽，热热闹闹地朝空中飞去。
仰云天的鸽子在前一天都佩系上了鸽哨，高音、中

音、低音，雄壮的、柔软的、粗犷的、妩媚的，在鸽翅的
扇动中，如一部动听的交响乐。“盘子”飞得高，旋得活，
而且三起三落，井然有序。

房林也请人佩系上了新购的鸽哨，但却是一片杂乱的
喧响，而且“盘子”只朝一个方向旋转。突然领头的几
羽，率领群鸽冲向对手的阵营，这叫主动进攻。

仰云天的鸽群立即拉高，纹丝不乱，然后再俯冲下
来，变守势为攻势，凌厉地杀入对手的“盘子”，纵横切
割，让对方溃不成军。接着，又从战阵中撤出，重组“盘
子”，朝祥和巷方向的家中飞去。

房林的鸽子呢，紧接着也朝自家飞去了。
房林拍手大笑，说：“仰会长，你的兵马溃逃了，我的

部下穷追不舍哩。”
仰云天朝这边拱拱手，说：“房先生，你赶快回去数数

鸽子吧。”
“多了的，我肯定送回，一只不留。这灰不溜秋的，我

要它做什么！”
……
待到所有的比赛结束，已是暮色苍茫。
仰云天回到家里，立刻去了晒楼，用手电光数点鸽舍

中的鸽子，与他当时目测的数字相符，房林有5只鸽子被裹
胁而来，而他的鸽子一只也不少。

吃饭后，仰云天把房林的鸽子用一只小鸽笼装好，对
老伴说：“你给他送去吧，我去，他的脸挂不住。”

“好。”
老伴很快就返回来了，因为房林说他的鸽子都回了

家，没少一只，这些鸽子，可能是野鸽！
仰云天叹了口气，说：“我拿到雨湖边去放了，让它们

自个儿悄悄地回家吧。”
插图：孟浩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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